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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12 

讲， 

全副武装，亨利·阿诺德， 

光荣回归，1685 年至 1690 年© 2024 凯文·弗雷德里克和

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在讲授瓦尔多派历史。这是第 12 节，全副武装，亨

利·阿诺德，光荣回归，1685 年至 1690 年。 

 

这篇布道题为“全副武装”，讲述了光荣回归的故事，世界各地的瓦尔多派社

区都会庆祝这一回归。 

 

每年八月。由一个名叫亨利·阿诺德或亨利·阿诺德的人领导。亨利·阿诺德是一

名牧师，因此他的领导能力通常包括非常强大的精神领导力和军事领导力。 

 

因此，我与你们分享一段诗篇的摘录，这首诗篇是在他们面临死亡前的最后一

晚写下或读到的。这首诗篇是读给他们听的，然后根据这首诗篇向他们布道。

从 1689 年 8 月开始到 1690 年 5 月结束，在光荣归来的每一天，阿诺德都

会以一种精神专注的态度带领战士们。 

 

他会带领他们祷告和读经，每天向他们讲道一次，这对任何牧师来说都是一项

了不起的壮举。从诗篇 68 篇，我正在阅读第 1 至 6 节、第 17 至 22 节和

第 28 至 35 节的摘录。愿上帝兴起。 

 

愿他的仇敌四散，愿恨他的人在他面前逃跑，愿他们被他驱逐，如烟被吹散一

样。 

 

恶人在神面前必灭亡，如同蜡在火面前熔化。义人却要欢喜，在神面前欢呼。 

 

让他们欢欣雀跃。向上帝歌唱。以上帝的名义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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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那驾云而行的，高歌一首。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你们要在他面前欢呼。 

 

神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保护者。神赐下荒凉的家，使被囚的人得享平安，

但悖逆的人却住在干旱之地。 
 

主带着两万、数千、数千的强大战车从西奈来到圣地。你们登上高山，带领俘

虏，接受人们的礼物，甚至接受那些反对主神在那里居住的人的礼物。主是值

得称颂的，他每天都在支持我们。 

 

上帝是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上帝是救赎之神，上帝是主，我们能脱离死亡。但

上帝会打碎敌人的头颅，打碎那些走在罪恶道路上的人的头顶。 

 

主说，我要把他们从巴珊带回来。神啊，求你施展你的大能。神啊，求你彰显

你的力量，正如你以前为我们所做的一样。 

 

因你的耶路撒冷圣殿，君王们都向你献上礼物。求你斥责芦苇丛中的野兽，斥

责牛群和人民的牛犊。践踏那些贪图贡品的人。 

 

驱散那些热衷战争的人民。让铜被带到埃及面前。让古实人赶紧向上帝伸出双

手。 
 

地上的万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要向耶和华歌颂。天上的作家啊，上古的诸

天啊，你们要听。 

 

他发出声音，就是大能的声音。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严在以色列之上，他

的权能是在穹苍之中。以色列的神在他的圣所中可畏可畏。 

 

他赐予他的人民权力和力量。上帝值得赞美。这是主的话语。 

 

感谢上帝。愿上帝兴起，将敌人驱散。1690 年 5 月 14 日早晨，在经过近八

个月的围攻后，瓦尔多派战士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他们的传教士兼军事指挥官

亨利·阿尔诺的讲话，并在精神上、身体上和灵魂上为敌军的最后进攻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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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多派的防御工事连续几天遭到炮火的无情轰击，在两周的时间里，瓦尔多

派被赶回了山腰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地方叫 Pan de Zucara ，即糖面包

山，是山脊上的一块岩石，形状像一条面包。那天清晨，所有幸存的 347 名男

子聚集在一起，在黎明时分进行礼拜，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补给和弹药，他们预

计 1690 年 5 月 14 日很可能是他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那天早上，他们肩负

着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被击败并被消灭，他们的妻子、孩子

和其他瓦尔多派教徒很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他们心爱的祖国定居。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了。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早晨，他们转

向他们的领袖亨利·阿尔诺和上帝，唱着《诗篇》第 68 篇，这是一首感恩和拯

救的诗篇，聆听了上帝天意恩典的布道，在绝望和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希望他们

能幸存下来。阿尔诺再次试图通过求助于上帝，为这一小群战斗力量注入力

量、指导和方向。 

 

阿尔诺 1641 年出生于拉图尔，后改名为托拉佩拉奇，十几岁时开始在威廉·奥

兰治手下当兵。阿尔诺很快升职为威廉·奥兰治军队的上尉。三十多岁时，他退

伍并接受牧师培训，并于 17 世纪 80 年代初在教会中服务。 

 

随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 1685 年废除了《南特敕令》，该敕令赋予法国胡

格诺派新教徒信仰他们自己选择的神的权利。路易十四认为一个国家内有两种

宗教是软弱的表现。因此，路易在 1685 年试图建立一个信仰统一的国家，并

下令彻底消灭法国所有新教徒。 

 

许多胡格诺派教徒被处死。还有许多人被流放到瑞士和德国。次年，即 1686 

年，路易十四与萨伏依公爵及其萨伏依军队结盟，扩大了他的宗教清洗范围，

将科蒂安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瓦尔多派也纳入其中。 

 

1686 年 5 月，在指挥官尼古拉斯·卡蒂纳特的领导下，法国军队清洗了瓦尔多

派的家园。瓦尔多派共有 14,000 名信徒，其中 8,500 名男女老少被士兵围捕

并囚禁。三天的战斗中，又有 1,600 人丧生。 

 



4 

 

另外有 2,000 人皈依天主教，数百人逃亡日内瓦，留下一支相对较小的队伍，

不到 1,000 名战士，后来被盟友和敌人称为“无敌者”。在被监禁的 8,500 

人中，超过 60% 的人在接下来的八个月内死于饥饿、口渴和疾病。1686 年深

秋，“无敌者”与路易十四及其盟友萨伏依公爵达成了一项条约。 

 

无敌军团承诺离开山谷前往瑞士，以换取释放幸存的囚犯，这些囚犯也将被流

放到瑞士。在萨瓦军队的看守下，3000 多名囚犯被释放出监狱，其中大部分人

病入膏肓、憔悴不堪，他们只能在隆冬时节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日内瓦。

在 3000 多名获释囚犯中，只有不到 2300 人活着抵达。 

 

相比之下，1685 年春天住在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 14,000 名韦尔多派教徒中，

不到一年后，只有 3,381 人还活着，他们被流放到日内瓦。日内瓦加尔文教公

民热情地接待和照顾了这些幸存者。抵达后不到一个月，韦尔多派领导人就开

始计划从法国军队手中夺回山谷，并开始向欧洲各地的新教国家寻求经济支持

和援助。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两次试图返回都失败了，终于在 1689 年 8 月 16 日

和 17 日的夜晚，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亨利·阿尔诺受威廉·奥兰治的委任，现

已升任上校，他成功地从英国和新教国家筹集了资金，为夺回瓦尔多派家园的

军事行动提供了装备。阿尔诺在日内瓦湖畔召集了 900 名瓦尔多派和胡格诺派

男子，开始了 130 英里的阿尔卑斯山脉之旅。 

 

他们甚至还没离开湖畔地区，200 多名士兵和主要军事指挥官就被天主教民政

当局抓获。他们被监禁，后来被杀害。近 700 名士兵开始向南艰难行进，翻越

了无数山脉，起初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但有时，他们行动的消息会提前传开，当地天主教官员伏击和拖延他们行军的

次数也越来越多。在半路上，他们遭遇了最强大的抵抗，在萨尔伯特隆桥上，

法国军队以 2,500 人为压倒性优势发起了反攻。在火枪的猛烈射击下，阿尔诺

损失了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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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瓦尔多斯战士给法军造成了更惨重的损失，并击溃了他们防守桥梁的部

队，但在返程途中，阿尔诺损失了数十名士兵，因为他们无法跟上法军强行行

军的无情步伐。当他们进入瓦尔多斯山谷时，他的战斗力已降至 600 人。 

 

从离开日内瓦到穿越暴雨和积雪深厚的山峰，仅用了 11 天时间，瓦尔多派战

士就回到了他们的山谷。一路上，当法国人得知他们在某个地方时，瓦尔多派

战士已经抢在法国军队前面发动了攻击。阿尔诺军队的速度是他们最强大的战

术之一，这确保了他们成功返回家园。 

 

回到卢塞恩山谷中心地带后，200 名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从日内瓦离开后就与瓦

尔多派并肩作战，他们脱离了军队，返回了法国多芬地区的故乡。不幸的是，

这群战士后来被法国军队俘虏。他们要么被杀，要么被迫在法国船上当奴隶。 

 

到 9 月底，在法国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尼古拉斯·卡蒂纳特将军的率领

下，一支由 10,000 名法国士兵组成的部队追击，阿尔诺的战斗部队现在人数

约为 400 人。阿尔诺需要一个天然的防御位置，他与他的士兵讨论了杰出的瓦

尔登斯军事战术家约翰·阿维尔的建议，这是他在流亡期间在日内瓦提出的。约

翰·阿维尔认为，日耳曼诺斯卡山谷的一个名叫巴西利亚的地方是他们祖国边境

内最容易防御的天然堡垒。 

 

众人一致同意，十月的第三个星期，他们抵达巴西利亚，开始在山上搭建庇护

所和防御工事。阿尔诺派出士兵从荒废的村庄取回食物，并与该地区的天主教

定居者发生冲突以求生存。1689 年秋天，卡蒂纳特率领 10,000 名法国士兵组

成的压倒性军队多次袭击瓦尔多派的据点，但瓦尔多派用子弹、巨石和出乎意

料的游击战术进行了防御，直到深秋降雪。 

 

10 月下旬，法国人撤退到40 公里外的皮纳罗拉过冬。在被驱逐到日内瓦之

前，一些瓦尔多派教徒曾住在这个地区，他们告诉阿尔诺，附近一家磨坊的一

块磨石被移走并埋在沙子里，以防天主教徒拿走。一小队人挖出了磨石，并很

快将其放回磨坊，恢复其正常运转，战士们得以用从废弃村庄收集的谷物制作

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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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瓦尔多斯人靠着他们能采集到的任何谷物和草药勉强维持生计，但

到了二月中旬，他们的食物几乎全部耗尽。大约在这个时候，一阵温暖的奇拉

科风融化了阿尔卑斯山谷的积雪，露出了积雪下几个月前未收割的玉米、黑麦

和燕麦田。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奇迹般地，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粮食，足以

维持他们整个围城。 

 

1690 年 4 月下旬，10,000 名法国士兵撤离了他们在皮纳罗拉的冬季营地，返

回巴西利亚进行最后的攻击。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路易十四说服萨伏依公爵为

这场战役额外提供 12,000 名萨伏依士兵，法国人感到对瓦尔多派抵抗的胜利

是板上钉钉的。随着春天的到来，22,000 名士兵聚集在 Le Quatre dents（即

四齿峰）下方的山谷中，击败了不到 400 名瓦尔多派残余士兵。 

 

几年前我去那里的时候，我拍了一些照片，没错，那里的那些山峰看起来就像

四颗牙齿，一个接一个，这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也是这篇布道的标题的由

来。4 月 30 日，卡蒂纳特挑选了 4,000 名最优秀的部队对瓦尔登派进行正面

攻击。两个团被派往俯瞰巴西利亚的高山，但那里的积雪厚达数英尺，士兵们

很难到达这些高高的山脊，导致大多数士兵在严酷的天气条件下遭受暴露和冻

伤。 

 

5 月 2 日中午，法国和萨伏依军队对瓦尔多派守军发动了一次协调不力的攻

击，与此同时，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高峰。进攻纵队被瓦尔多派守军彻底击退，

并在暴风雪中被反击击溃。数百名法国和萨伏依军队阵亡，瓦尔多派守军没有

一人损失。 

 

卡蒂纳特和他的指挥官在接下来的十天里策划了最后的进攻，等待着低海拔地

区的大部分积雪在春日的阳光下融化。炮兵已经调来，大炮轰击了瓦尔多派的

防御工事，迫使他们回到山上，回到他们最后的堡垒潘迪苏克雷。到 5 月 14 

日，剩下的 347 名瓦尔多派被完全包围，他们正面和侧面面对山谷下方的三个

团，还有两个团驻扎在瓦尔多派防线上方和后方的高山山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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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队骡子拉着马车，每辆马车上都架着便携式绞架，等待着瓦尔多派战士的

失败和被捕。任何幸存者都将被绞死，他们的尸体在返回都灵的途中被游街示

众。阿尔诺和卡蒂纳特都很清楚，第二天瓦尔多派的抵抗就会失败。 

 

但那天晚上，浓雾笼罩群山，当瓦尔多派讨论他们可能的策略时，菲利普·特

兰·普拉特上尉，一个从小在山里玩耍和打猎的人，建议从他们堡垒下来的一条

最难走的路线逃跑，他认为这条路线是周围军队巡逻最少的路线。瓦尔多派点

燃了他们的篝火，这样法国人就会认为他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普拉特带领

着一队人肩并肩地穿过浓雾，经常不得不手脚并用地爬过悬崖，穿过防守严密

的法国防线。 

 

在他们逃跑的途中，一名瓦尔多派教徒突然需要用双手稳住身体，不小心让一

个金属水壶从他手中掉落，水壶叮当作响地从山坡上掉下来。这一小队人突然

停下脚步，听到法国哨兵在雾中喊道：“谁在那里？”但随后没有回应，哨兵

就把声音驱散了，瓦尔多派教徒心惊胆战，在浓雾的掩护下继续沿着陡峭的悬

崖往下走。 
 

早上，瓦尔多斯军队被发现在离堡垒半天路程的山脊上。除了极少数伤势最严

重的人外，其他人都逃走了。卡蒂纳特和他的军队再一次错失了他们以为唾手

可得的胜利，法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直在追击他们，希望通过彻底消灭他

们来最终解决瓦尔多斯的问题。 

 

然而，最后一个因素在瓦勒度派军队的营救中发挥了作用。在与英国、荷兰和

奥地利的新教国家进行了数月的私下谈判后，萨伏依公爵改变了与法国的盟友

关系，出人意料地与新教国家联手，以遏制全欧洲最强大的君主路易十四。公

爵派出使者会见瓦勒度派，并承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帮助击败法国，他们将获

得自由。 
 

瓦尔多派教徒毫不犹豫地再次向萨伏依公爵宣誓效忠，并在随后的几年中为公

爵驱逐法国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最终，一小队战士不仅光荣地返回了山谷，

还在严冬中在山顶上挖了八个月的坑，靠从废弃的房屋和村庄里找到的垃圾食

物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不仅在一支实力强大、装备精良得多的军队的反复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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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幸存下来，而且在所有希望似乎都消失的时候，他们成功地逃离了两支人数

超过五十倍、完全包围他们的军队的魔爪。 

 

在荣耀归来之际，阿尔诺亲笔向读者问道：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最令人

惊奇的是，1689 年，巴西利亚周围山谷的谷物在生长季节未被收割，直到 169

0 年 2 月至 4 月才被发现可以收割。亨利·阿尔诺作为牧师，每天带领他的士

兵早晚虔诚祈祷，并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每周向士兵布道数次，多年后，他在

回忆录中回顾了巴西利亚围城战。他问道，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瓦多伊人被允

许在隆冬而不是盛夏收割，难道有人能拒绝承认这是上帝的旨意吗？今天早

上，我们用诗篇 68 的第一句话来回应，当一切希望似乎都破灭时，士兵们唱

出了这首歌，愿上帝兴起，使敌人四散。 

 

再次问道，除了上帝，还有谁能激励这么一小撮人，他们身无分文，没有金银

财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世俗援助，有勇气去与当时令整个欧洲颤抖的国王作

战？愿上帝崛起，让他的敌人四散奔逃。阿尔诺继续说道，能否想象，如果没

有绝对神圣的保护，这些可怜的人们被封锁了 8 个月，几乎像死人一样埋在地

下，睡在稻草上，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愿上帝崛起，让他的敌人四散奔逃。

阿尔诺还反思了上帝之手通过山区天气事件造成的后果，包括 5 月 2 日的暴

风雪，当天法国和萨伏依军队协同进攻，以及 5 月 14 日滚滚而来的雾气，当

时一切希望似乎都消失了。 

 

让上帝兴起，让敌人四散。上帝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将谷物保存在地上，难道不

是在说，要让这些受迫害的人在严冬和围困的艰难时期得到食物吗？这些都是

我真正的孩子，是我所选择和所爱的，我很高兴在我的天意中喂养他们。让他

们的迦南之地——我把他们带回的地方——再次见到他们并为他们献上一份不同寻

常、几乎超自然的礼物。 
 

阿尔诺总结道，让上帝兴起，让敌人四散。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敌方人数经常

处于 10 比 1 甚至 50 比 1 的劣势时，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屡屡取得的军事

胜利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瓦尔多派始终占上风，多次战胜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军

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部队。在 1689 年 8 月开始并持续到 1690 年 6 月

的整个军事战役中，法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经常超过 100 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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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上帝兴起，让敌人四散。了解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瓦尔多派在整个围攻期间

都过得轻松，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绝望地挣扎，而是意味着作为一个民族，他

们将在全副武装的敌人手中幸存下来，免于死亡。最后，我再次引用阿尔诺本

人的话，当然必须承认，在他们所有的困难和危险中，全能者拯救了他们，让

他们赢得了所有战斗的胜利，在他们胆怯时支持他们，在他们似乎一贫如洗时

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并最终激励他们的王子公爵，让他们恢复他们的传统，让

他们恢复对教堂的真正虔诚。 

 

如此令人惊奇的事件证明，法国和皮埃蒙特军队只得到了罗马的虚假祝福，罗

马自诩为人间之神，而瓦多伊人的军队则得到了伟大的上帝的祝福，上帝是万

王之王，他的权杖不委托给任何凡人。感谢永恒之神，他选择瓦多伊人作为这

些奇迹的工具，似乎认可了他们的宗教，所有得救的人都会服侍、尊敬和服从

他。阿门，阿门。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 12 节，全副武

装，亨利·阿诺德，光荣回归，1685 年至 1690 年。 

 
 


